
專訪歷史學家 James C. Cobb：溫和保守派白人，能否助賀錦麗奪得喬治亞州？

賀錦麗要拿下喬治亞這個搖擺州，關鍵在於說服溫和保守派白人：她不極端，也不恐怖。

2024年9月20日，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於競選活動中登上舞台發表演說。攝：Joe Raedle/Getty Images

大選年，真實的美國是什麼樣的？那些將決定選戰結果的搖擺州，到底在面臨怎樣的現實挑戰？而在美國的華人社群，又在怎樣關心和參與著這個國家的政
治生活？端傳媒推出了免費的2024美國大選新聞信，每週一、週四，無論你身在何處，都可以立即獲得來自美國選舉現場的一手資訊和紀錄。請點擊訂閱。

2021年1月，距離大選投票日過了將近90天，喬治亞州負責選舉的高級官員接到了一通電話。電話的另一頭，是在選舉中敗北的特朗普。「替我找出11780

票」，特朗普這樣要求這位共和黨籍的地方官員，要他找出足夠多的票數，讓喬治亞的選情可以逆轉。

特朗普之所以提出11780這個數字，正是因為官方數據顯示他在喬治亞僅以11779張票輸給拜登，所以再多一張就夠了。11779的差距極其微小：在2020

年的大選中，喬治亞州共有將近500萬選民投下總統票，但二人居然只差1萬餘票，勝負差距僅有0.2%。

同時，由於喬治亞人口較多，因此在即將到來的總統選舉共有16張選舉人團票，是相當關鍵的州，足以左右大選情勢。喬治亞州的選舉人團票在今次的七大
搖擺州中並列第二，僅輸給眾所矚目的賓州（19張），多於中西部的密西根（15張）和威斯康辛州（10張），以及靠西的亞利桑那（11張）和內華達（6

票）。換言之，對賀錦麗和特朗普兩位候選人而言，喬治亞州是今次選舉的第二大獎，是除了賓州以外的關鍵。

選舉人票數和喬治亞並列的，則是同屬南方的北卡羅萊納州。北卡的選情同樣緊繃，特朗普在2020年的選舉中拿下該州，但勝負差距也只有1.3%。不過，
這兩個州在南方屬於異例。至少在總統選舉的層級，南方近半世紀以來幾乎已經完全演變成共和黨的天下，今次唯獨這兩個州的選情仍有懸念，而且非常拉
鋸。而民主黨在這兩個州變得有競爭力也只是最近的事情：最近10次總統選舉中，民主黨其實只拿下過北卡一次；奧巴馬兩次參選，在喬治亞都以超過5%

的差距落敗，更之前，共和黨的小布殊更是兩次都以超過10%的差距拿下喬治亞。

整體而言，南方究竟是如何成為共和黨的票倉？為什麼今日民主黨又有機會挑戰共和黨的優勢？

《端傳媒》特別專訪研究美國南方政治史的學者喬治亞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James C. Cobb。他曾任南方歷史學會主席，以多本專書探討南方的產業發展、
種族衝突、身分認同等關鍵議題。

他在喬治亞州土生土長，生於農村，並一路在喬治亞大學念到博士，在待過美國南北各地多所不同大學之後，最終回到母校任教、退休。他對喬治亞州的歷
史掌握尤其深厚，於1997年出版的《Georgia Odyssey》從人口、經濟、文化等不同面向綜覽喬治亞州250年來的歷史，並分析相應的政治變遷，而2005

年的《The Brown Decision, Jim Crow, and Southern Identity》分析種族政治與南方身分變遷，也讓他獲得喬治亞州的年度作者獎，2010年的《The

South and America since World War II》，更是同樣從眾多不同面向講述美國南方如何變成今日的樣子。

利用Cobb對於喬治亞、對於南方深厚且多樣的知識，《端傳媒》請他帶領讀者理解這個選舉一級戰區背後的故事。在專訪中，Cobb分析了喬治亞溫和保守
派白人的階級背景，從他們戰後的親商訴求談起，分析為何早在50年代就已投向共和黨，成為溫和保守派的勢力的他們，至今都未全面倒向特朗普。他認
為，這群選民對喬治亞政治的影響極大，他們是否願意相信賀錦麗，是今次在喬治亞州「最大的變數」。

以下是《端傳媒》和James C. Cobb的訪談。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41004-international-2024-us-election-newsletter


2024年8月29日，美國喬治亞州，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參觀多蒂市場。攝：Elizabeth Frantz/Reuters/達志影像

南方不等於鄉村

端傳媒：就你看來，人們對美國南方政治最大的誤會是什麼？

Cobb：南方之外的人們，經常習慣認為南方就等同於鄉村，進而等於農村。但這是錯的，在南方各州，多數的選民其實都仍集中於都會區。

以我們喬治亞州來說，大約二十年前有一個流行的說法，說城市和鄉村分屬兩個不同的喬治亞，但其實就連這個說法也失之簡略。地理分布確實很重要，但
比較好的理解方式，是把選民看成一塊一塊不同群體。

鄉村郡多數貧窮，但在政治上也會因為種族而有差異。白人佔多數的鄉村郡壓倒性支持特朗普，但他們的總人數很少。同時，喬治亞也有許多鄉村郡是黑人
佔多數，就是民主黨的鐵票區，但總人數同樣不多。在地圖上，這些黑人多數郡可以排成一條東西向的橫線，這條橫線代表的是黑土覆蓋區，過去適合種棉
花，而這些棉花田上的黑奴被解放後，有許多家庭仍住在那裏（註：這即是所謂的Black Belt，在多個其他南方州也都有類似的地帶）。

至於在亞特蘭大及其周邊的都會區，人口比較多樣，比較親民主黨。但是，同樣在亞特蘭大都會區及其周圍，也有一群選民屬於傳統共和黨，在經濟、政府
角色等各種議題上偏保守，但對於當前的極右翼很感冒。

端傳媒：那從這樣的選民分群來看，我們該怎麼理解喬治亞州的選戰呢？

Cobb：這次選舉一個最大的未知數，其實是這些亞特蘭大周圍的親商、溫和保守派白人會怎麼投票──他們是討厭特朗普的，但會不會也同樣討厭、甚至更
討厭賀錦麗呢？會不會認為她就是一個來自舊金山的「社會主義者」呢？

這次賀錦麗來喬治亞，花了不少時間去黑人多數的貧窮鄉村郡，我想主要可能是因為觀感，不然，這些郡已經壓倒性支持民主黨，而且總票數就是那幾千票
而已，如果問我的話，我會覺得她能否拿下喬治亞的關鍵，應該是她能不能藉由競選期間的活動去說服這些溫和保守派的白人，說服他們自己並不恐怖、並
不極端，讓這些不支持特朗普的人願意出來投給賀錦麗。

在民主黨這邊，當我說亞特蘭大人口很多樣時，我指的不只是移民，也不只是世居於此的黑人家庭。在近十幾二十年來，因為亞特蘭大在經濟上的發展，也
有許多美國人從其他州移居到亞特蘭大。這十幾年來，民主黨之所以在喬治亞州仍能有競爭力，正是要歸功於亞特蘭大及其周邊都會區的人口移入。而2020

年選舉中，一些亞特蘭大周邊的傳統共和黨選民也並未支持特朗普，讓拜登成為30年來第一個贏下喬治亞州的民主黨候選人。（按：上次贏下喬治亞的民主
黨總統候選人是1992年的克林頓，勝幅不到1%，且當時有第三黨候選人攪局，分走了共和黨的選票。）

共和黨有些時候似乎會忘記喬治亞近半都是外來人口這件事，比如他們在2022年提名前足球明星Herschel Walker競選參議員，認為他的明星事蹟很加分。
沒錯呀，這個人如果不是個白癡，身為在喬治亞成長的人，連我都會想要投他，但問題是，他代表喬治亞大學出賽的時候（註：1980-1982）很多選民的家
庭根本還沒沒搬來喬治亞，而年輕一點的選民甚至根本還沒出生，對他一點記憶也沒有。



端傳媒：你提到民主黨在喬治亞保有競爭力的主因，是近二十年來的人口移入、種族多元，而許多報導也認為北卡州有相同的現象，讓這兩個州成為今次選
舉的搖擺州。

但在2012年前後、奧巴馬連任時，由於同在南方的德州和佛羅里達州也開始有許多人口移入，尤其以拉丁裔選民居多，許多評論者一度以為這兩大州也會
轉向民主黨，但這顯然沒有發生。北卡、喬治亞為什麼會和德州、佛州有不一樣的結果？

Cobb：德州也不是完全沒有發生這個現象，除了本來就偏自由派的城市如奧斯汀之外，休士頓乃至達拉斯的投票傾向都有因為人口移入而發生變化。只是
說，德州真的太大了，要在草根層級組織這些人太過困難，遑論還要從頭開始建立一個有模有樣的選舉，需要的組織實力和金錢成本太高，所以民主黨要促
成改變才遇到更大的阻礙。

至於佛州的移民、特別是人們最關注的拉丁裔移民，內部的凝聚力遠比其他地方弱。這一方面是因為佛州的拉丁裔移民有許多是古巴裔，是逃離卡斯特羅政
權來到美國，跟其他拉丁裔選民的政治傾向本來就不一樣，比較偏共和黨。但另一方面，佛羅里達州的既有拉丁裔中產階級較早成形，使得拉丁裔之間的階
序較為明顯，而德州其實也有類似的情況，這使得族裔內部還會有階級的隔閡，更缺乏凝聚力。

2024年3月9日，美國喬治亞州，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於競選集會上登台。攝：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反工會﹑反民權法案的南方是如何煉成的？

端傳媒：一個流行的講法是認為民主黨是在民權運動、特別是在1964年詹森簽署民權法案之後失去南方白人支持，據說出身德州鄉村的詹森在簽署法案時
甚至說了一句「在這個世代，要跟南方說再見了」（There goes the South for a Generation），這個說法準確嗎？

Cobb：是正確的，但也不只是這樣。

早在30年代的小羅斯福新政時期，南方白人一方面非常支持小羅斯福的產業政策，但也已經對小羅斯福一些有限的民權措施有所不滿。當時的背景是所謂的
「大遷移」，許多黑人從南方遷移到北方都市，從沒有投票權變成有投票權（註：雖然當時南方黑人在法律上有投票權，但常因威嚇﹑暴力等壓制選民的行
為而無法投票），所以一時之間，政治人物會開始需要注意黑人的訴求，以爭取黑人的選票。另外，新政時期羅斯福對工會的支持，也讓許多南方選民開始
不滿，他們對於工會的排斥有時甚至不小於對黑人的排斥。

除此之外，又比如1948年杜魯門取消軍隊內部的種族隔離，同樣也引發南方白人不滿；當時的民主黨就已經一度分裂，所謂的「迪克西民主黨人」
（Dixiecrat）就是因為種族問題不滿杜魯門，而在大選中另推候選人，試圖在大選中拉下同黨的總統。

詹森時期民權法案之所以是一道分水嶺，是因為民主黨過去有比較多曖昧的空間，對於黑人經常是口惠而實不至，但在民權法案之後，民主黨就沒有回頭路
了。所以從詹森之後，民主黨的選票在南方才大幅崩潰，幾十年來只有在喬治亞州土生土長的卡特能在南方取得一定的支持。

端傳媒：聽來這個變化在60年代後期就已成形，但1976年的卡特曾經能扳回一城。那麼1980年被認為重塑美國政黨版圖的列根，他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嗎？所謂的列根革命真的有影響力嗎，還是只是順應著民權法案後民主黨在南方崩潰的潮流而已？



Cobb：列根的角色可以說是鞏固、確認了這樣的趨勢。

在列根參選之前的十幾年間，南方許多白人已經票投共和黨，但還是說自己是民主黨支持者，在地方層級選舉也會投熟悉的民主黨在地候選人。在1980年，
還會時常看到掛著民主黨籍出來參選的候選人，但在發放的文宣上面卻印著列根的頭像。是在列根之後，人們開始更願意清楚轉向，明明白白說自己就是共
和黨人。

大方向上，列根爭取南方選票的策略其實和尼克遜差異不大，是延續所謂的「南方策略」1。但是列根的特點，在於可以傳達出陽光、正面、真美國的形象，
而非張牙舞爪談種族，甚至是以不用談種族的方式來打種族主義牌，讓更多南方白人選民可以舒服地轉向。

端傳媒：一般的說法是，工會是民主黨所仰賴的重要組織，而尤其在中西部，工會衰微被認為是民主黨號召力下滑的長期原因之一。然而，你提到南方許多
選民就很排斥工會，早在1930年的新政時期就已如此，而這也是他們排斥民主黨的一個主因，這點可不可以請你多說明一下？

2017年6月3日，喬治亞州朱麗葉的燃煤電廠。攝：Branden Camp/AP/達志影像

Cobb：工會在南方、特別是在喬治亞這樣的地方很容易被妖魔化，喬治亞州一直到最近都還通過了各種反工會的法律。

這有種族的面向，但也不只是關於種族，而是一整套起因於資方和政府聯手之下的策略。他們不止開始警告工人「工會會讓他們失業」，更會威脅工人「如
果工會來到我們這邊，你就得跟黑人拿一樣的錢，跟他們一起工作」。而由於工會組織是先在北方成形，派人來到南方組織工會，所以工會也被抹黑成「北
方佬」（Yankees）在搞的事情，加上工廠主又會和當地警長合作，許多從北方南下的工會代表也會莫名其妙失蹤，從來沒有回去過，這些都壓制了工會的
發展。

這點在新政之後反而更加嚴重，跟北方的差異反而更加明顯。新政的一項重點工程是南方鄉村地帶的電氣化，讓鄉村也可以蓋更多工廠，不必再仰賴蒸氣或
其他能源。但這意味著南方的工廠可以更加分散，不像北方工廠一開始是集中在大城市、大工業城鎮。北方工會之所以能夠有相當的協商實力，一大主因是
因為工廠很集中，所以比較能夠集體協商，要求提高待遇，否則整個城市的工會工人都拒絕上工，這點在南方是做不到的。

到了70、80年代，這些舊的反工會情緒才剛正準備要逐漸淡化，但隨著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全球化和產業外移，許多鄉村地區的工廠真的關閉，又讓
「如果搞工會、要求提高薪金，老闆就會關廠」的恐懼更加強烈。人們看到隔壁鄉村的工廠在關閉之後有多慘，這些中年、低教育程度的工人本來還可以養
家餬口，但失業後很難再找到工作，也沒有新的工廠願意進駐，這樣的威脅持續讓工會勢力在南方無法發展，一般選民對工會的疑慮與排斥也更為強烈。

端傳媒：這種反工會的情緒，以及工會低迷的情況，是整個南方都這樣嗎？

Cobb：這反而是在喬治亞跟北卡、南卡比較嚴重，阿拉巴馬州的工會參與率甚至快要比喬治亞多一倍。（註：阿拉巴馬州工會參與率不到8%，但喬治亞僅
有4%，北卡州甚至是全國最低的3%。）

這主要是因為產業差異，從北卡到喬治亞，當年的主要產業是紡織，而紡織的科技在很長一段時間並未進步，資本家的利潤只能來自壓抑工人薪金，所以更
會強力壓制工會，甚至只要有工人被抓到「和工會代表交談」就直接開除，不用等到他們真的開始談論要組織工會。



相反地，阿拉巴馬也好，或者肯塔基州也好，因為有比較多鋼鐵、煤礦的工業，資本家的獲利不需要只仰賴壓抑工人薪金，而工人也更為集中、更容易組
織，所以政治上反工會的情緒反而沒有喬治亞、北卡這麼強。

2024年2月3日，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支持者在等待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的競選集會開始。攝：Joe Raedle/Getty Images

溫和保守白人：將決定喬治亞州誰屬的關鍵群體？

端傳媒：你提到喬治亞州的共和黨選民也有一大群溫和派，這怎麼影響喬治亞州的政治？比如說，相較於其他共和黨人，喬治亞州州長Brian Kemp就和特
朗普有很多矛盾，跟喬治亞鄉村選區選出的州議員立場也很不一樣，這就是來自於這點嗎？

Cobb：是的，但其實Kemp現在的溫和形象是後來才出現的。他在2018年首次競選州長時，人們普遍以為州長寶座會是他的囊中物，而他當時主打的是一
個非常陽剛、鄉村的形象，一直拿著槍拍廣告。結果，在亞特蘭大周邊的溫和保守派、特別是女性選民對這種打法相當反感，他最終雖然仍能夠取勝，但勝
幅只有5萬多票、不到1.5%，險些就輸給民主黨的Stacey Abrams。

這場選舉對Kemp而言是一計警鐘，所以在2022年，他的選戰打法才變得更為聰明、更為謹慎。同理，他任內也把重心放在招商引資，包含吸引韓國現代汽
車來設廠。在2020年，喬治亞州的參議員Johnny Isakson因病辭職後，Kemp也是選擇任命金融機構高層Kelly Loeffler代理，而非特朗普公開支持、右翼
基層屬意的Doug Collins，同樣也是這個考量下的產物，要回應這群親商的溫和保守派。

要不然，Kemp過去擔任負責選務等工作的州務卿期間，和他的繼任者Raffensperger一樣，都不遺餘力要壓抑少數族裔的投票權，尤其針對亞特蘭大，將
投票箱數目砍半、投票站點也重新規劃，更限縮不在籍投票的條件，都是要讓比較難接收到相關訊息、尤其母語不是英文的選民更難知道要怎麼投票。這樣
的作為，普遍被認為是針對新移入的拉丁裔和亞裔選民。

只是，當特朗普選後致電Raffensperger，要求他「找出11780張票」以逆轉選情時，他們仍選擇抵抗，不願意配合這樣的作法。而Kemp不願意配合特朗
普之後，喬治亞很多人都以為他的政治生涯要完蛋了，畢竟他連參與喬治亞州共和黨的黨代表大會，獲得的都是現場基層的一片噓聲。但最終，他也是在亞
特蘭大溫和保守派選民的支持下，於初選中壓倒性擊敗特朗普支持的挑戰者David Perdue。喬治亞州的共和黨比鄰近的其他州更為溫和、更沒有完全被特
朗普派征服，這群溫和保守派選民是一大主因。

端傳媒：那麼，這群溫和保守派又是從哪裡來的呢？

Cobb：過去喬治亞完全是由民主黨的選舉機器掌握，而這個體制的主事者又非常強力要求舊有的種族和經濟秩序，強力執行種族隔離，抵抗南方的工業
化，要維持原有的農業。是在二戰之後，許多退伍士兵回鄉，不滿於這樣的局勢，以良好治理為號召，支持工商業。

這個運動的支持者主要是亞特蘭大周圍的白人中產階級，可以說是一種階級政治。他們是喬治亞最早轉向共和黨的選民，轉向的時間點早於1964年的高華德
（註：戰後共和黨第一次推出極為右翼的總統候選人）。早在1946年，他們就自己推出候選人，挑戰現任州長，雖然最終落敗，但其實總票數是贏的（按：
45%對上43%），只是因為票數集中於亞特蘭大周遭，而當時喬治亞採取特殊的選舉制度，是以郡為選舉單位，道理有點像是總統選舉的選舉人團制，才讓
原先的州長靠著鄉村郡的選票成功連任。



而在種族問題上，他們依然支持種族隔離，但不希望打壓黑人的臭名和隨之而來的種族衝突影響外人投資的意願。回頭看那段時期，很多人可能會覺得支持
種族隔離的白人都一樣，但是在政治上，一個擔心動亂的隔離主義者，跟那種刻意引燃種族仇恨跟暴力的隔離主義者，終究還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舉例來說，在1954年最高法院要求公立學校解除種族隔離之後，喬治亞跟許多其他南方州州政府都強力抵制這件事情，而公立學校採行種族隔離甚至是
寫在州憲法裡頭的。到了1958年，喬治亞州政府甚至立法，只要任何一間公立學校膽敢不遵守種族隔離，就要讓整個公立學校系統通通關門。對於這群溫和
保守派來講，他們從來沒有想要種族融合，但他們更不可能接受公立學校因為守法而關門的威脅，這群有錢的亞特蘭大白人遂成為爭取喬治亞州學校開始種
族融合的另一大推手。

2014年2月12日，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攝：Tami Chappell/Reuters/達志影像

亞特蘭大「北方佬」 vs. 周邊地區

端傳媒：亞特蘭大本身是自由派重要票倉，而在亞特蘭大的保守派又比較溫和，那麼，在政治上甚至文化上，亞特蘭大和其他地方之間會有矛盾跟衝突嗎？

Cobb：這個矛盾可大了，過去，州內其他人會說亞特蘭大人是「亞特蘭大北方佬」（Atlanta Yankees），認為這些人已經北方化了，而很久以前就已經
會有政治人物說他要對抗「那些騙人的亞特蘭大報紙」（按：指的是白人至上主義者Eugene Talmadge，於1930-40年代數度擔任喬治亞州州長，也就是
前面1946年被溫和保守派挑戰的州長）。

前幾年，Buckhead這個亞特蘭大外圍的商業區（按：全美國前十富裕的區域，亦為亞特蘭大週遭白人比率最高的地區）也說要脫離亞特蘭大。他們主張自
己負擔了亞特蘭大40%的稅收，可以把錢用在自己身上，但是，如果亞特蘭大的經濟垮了，Buckhead其實也不會有經濟可言。

從美國內戰後的重建時期以降，喬治亞的領導層也都經常會壓抑亞特蘭大的政治影響力，另一個主因也是因為亞特蘭大有陸續成形的黑人中產階級，而且也
必須持續吸引外來投資，所以亞特蘭大選票選出的政治人物都會對黑人民權的訴求有比較多讓步。而在19世紀後期的人民黨時期，喬治亞州領導層擔心這些
黑人會和白人貧農聯合起來，因此也在選舉人名冊上動手腳，儘量剔除黑人和貧窮白人。

前面提到喬治亞過去特殊的選舉制度，之所以以郡為單位，同樣也是要壓抑亞特蘭大的選舉實力。以超過十萬票贏下亞特蘭大的候選人只算贏得6票，但只
要在三個鄉村郡獲得不到一萬個選民支持，同樣也能贏得6票，這讓政治人物可以忽略亞特蘭大，專注在鄉村吸取選票。這個制度是從20世紀初一路實施到
1963年，才被最高法院判決違法，認為違反了一人一票的原則。

而一直到現在，州政府也在限縮各種投票方式，比如先前提到，尤其針對亞特蘭大刪減投票箱、變更投票所。你可能也聽過新法案關於選舉委員會的事情
（註：指的是SB 202法案，內容包含讓州議會能更直接控制州選委會，同時讓州選委會有權可以介入郡選委會的運作，決定剔除投票權人，或者事後剔除爭
議選票）。這樣壓制都市內少數族裔選票的作為，是百年來在喬治亞都不斷出現的事。

1. 「南方策略」即Southern Strategy，意指共和黨在尼克遜時期（1953-61）後透過各種明示暗示，向南方白人傳達其在種族問題上的立場，以爭取
這部分選民的支持。共和黨長期否認有這樣的策略，直到小布殊總統任內才承認曾採取此一路線。而列根如何以不談種族的方式執行此一策略，最著名
的案例是列根在1980年選舉期間，刻意選在密西西比州白人暴徒謀殺黑人的市集舊址發表演說，強調自己支持「州權」（States’ Rights），而這在

https://www.ajc.com/news/local/photos-how-atlanta-public-schools-integrated-1961/c4isBuwZmZxJsdU2u9FBpJ/
https://www.vox.com/22352112/georgia-voting-sb-202-explained


當時正是南方白人爭取「自主」、以維繫歧視體制的常見用詞。而列根的核心幕僚Lee Atwater在一場經典的專訪中承認，50年代的選舉中可以直接
用種族侮辱詞彙如「黑鬼」來動員選民，但後來不能這麼做了，只好改講「州權」之類的抽象詞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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